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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 世纪以来， 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渐受到不同领域学

者的关注。 在殖民医学视域下， 研究者主要从瘟疫的流行、 治疗和预

防， 瘟疫界定与殖民医学话语的塑造， 以及非洲传统医学 ３ 个方面展开

论述。 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既展现非洲不同群体针对瘟疫如何进行身心

治疗， 也动态反映了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对抗与融合的过程。
在研究时域上， 集中关注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这一百年间； 在研

究视域上， 大多聚焦瘟疫的社会文化意涵， 并以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

为主要研究对象。 当下和未来的非洲瘟疫史研究， 逐渐呈现多元开放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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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殖民医学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最早可追溯至殖民科学一词，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由科学史和科技史学者乔治·巴萨拉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ｌｌａ） 提出并使用。 巴萨拉认

为， “殖民科学是西方科学传播到欧洲之外边缘地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该阶段

·５１１·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人类瘟疫史” （２１＆ＺＤ２４１）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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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科学事业和宗主国的利益存在紧密联系。”① 历史学者通过辨析科学和

医学不同的演变阶段， 即从西方或欧洲的医学， 再到现代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具体探究殖民医学的所属范畴。 相关历史学者指出， “１６ 世纪， 医学通过与国

家、 城市、 人道主义观念和全球商业联系逐渐获得现代形式。 自 １７ 世纪开始，
当医学转变成欧洲医学或者现代医学， 外科医生在欧洲医疗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

力日益上升， 同时欧洲药物市场在海外扩张、 现代检疫系统和公共卫生观念发

展， 以及欧洲经验主义兴起， 这些都是形塑现代医学的关键因素， 遂而医学也成

为殖民医学。”② 因此， 殖民医学是指以殖民地医学为研究对象， 探究医学在殖

民主义扩张和建设以及社会历史关系演变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 发挥怎样的作

用， 具体分析欧洲殖民国家在对亚洲、 非洲、 美洲和大洋洲的拓殖时期 （包括

前、 中、 后殖民时代） 如何借助种族、 性别和阶级差异的观念来形塑医学理念，
医学如何沦为殖民统治和管理的政治经济工具。

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是探讨西方生物医

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在健康、 疾病和公共卫生观念， 病菌学说和疫苗接种理论，
身体治疗方式和心灵治愈层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与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主义

政策以及医学史的变迁阶段相互对应， 共同构建起欧洲国家殖民统治非洲历史

的完整脉络。
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从发展脉络、 主要内容、 反思与展望 ３ 个角

度， 对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进行论述， 具体阐释相关研究的阶段背

景、 发展原因以及代表性观点， 并结合时下研究从学界研究的时域和视域两个维

度论述其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展望该议题未来的研究前景， 以期加深对殖民医学

视域下不同阶段非洲瘟疫史研究的理论范式和方法、 社会之间各种复杂关系、 多

种学科融合等问题的理解， 促进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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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ｌｌａ， “ Ｔｈ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Ｔｈｒｅｅ － 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Ａｎｙ Ｎｏｎ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１５６，Ｎｏ. ３７７５，
１９６７，ｐｐ. ６１１ － ６２２；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ｏｎｅｓ （ｅｄ. ），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ｌｏｎｙ：Ｃｅｙｌｏｎ，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８，Ｏｒｉｅｎｔ Ｌｏｎｇｍａｎ，２００４，ｐｐ. １ － ２２.
Ｍａｒｋ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１５００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ａ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 ２ － ５；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Ｃｏｏｋ，“Ｖｉｃ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 Ｗｏｌｆｅ ａｎｄ Ｏｆｅｒ Ｇａｌ （ｅｄｓ.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２０１０，ｐｐ. ９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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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瘟疫史研究脉络

随着医学史在史学领域中日益受到重视，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

也逐渐发展起来， 渐次呈现出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局面， 研究范围也从传统单一

的政治经济层面拓展至环境学、 医学地理学、 疾病生态学等更为多元的领域。

（一） 历史溯源： 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欧美学界对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可追溯至 １９ 世纪末期。 研究

资料主要来源于政府官员的内部报告、 军医或海医记录的医学案例、 传教士的日

志、 地理学家绘制的气候地形图、 文学家的旅游日志， 以及欧洲探险者的实地调

研报告。 除此之外， 在这一时期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年度报告和蓝皮书、 涉及处理

瘟疫问题的会议纪要、 政府官员的备忘录和宣讲词、 商会成员给殖民地办公室的

书信、 名人档案， 以及一些热带医学手册和医学杂志中， 也可以搜寻到关于非洲

瘟疫流行和防治问题的记载。 其中，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查尔斯·拉思伯恩·
洛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Ｌｏｗ） 同英国文学家威廉·Ｈ. Ｇ. 金斯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Ｇ.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合著的 《伟大的非洲探险者： 从布鲁斯、 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 斯

坦利》， 讲述了欧洲探险者从 １８ 世纪末开始对非洲尼日尔河流域、 尼罗河源头、
赞比西河流域及其附近大湖地区， 以及非洲内陆的探查情况。 多数探险者在深入

非洲丛林的过程中感染了热带疾病， 如詹姆斯·布鲁斯 （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ｕｃｅ） 在尼罗

河探险时感染了几内亚虫病， 蒙戈·帕克 （Ｍｕｎｇｏ Ｐａｒｋ） 在西非地区感染了痢

疾， 亨利·莫顿·斯坦利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记录了自己用奎宁治疗发烧的

情况。①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查， 欧洲探险者们终于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期将

非洲大致的面貌呈现给世人。 在这些非洲探险者的旅行记录中， 如利文斯顿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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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洲探险家经过不懈努力， 先后探清了尼日尔河、 尼罗河、 赞比西河、 刚果河等大河流
域的基本情况， 对撒哈拉、 萨赫勒、 大湖地区、 卡拉哈里、 赤道雨林等有了较全面的认
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 Ｇ. Ｋｉｎｇ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 Ｌｏｗ，Ｇｒｅａ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Ｆｒｏｍ Ｂｒｕ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ｎｇｏ Ｐａｒｋ ｔｏ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ｎｓ，１８９０. 该著作目前
已有中文版本， 具体参见 ［英］ 威廉·Ｈ. Ｇ. 金斯顿、 查尔斯·拉思伯恩·洛： 《伟大的
非洲探险者： 从布鲁斯、 蒙戈·帕克到利文斯顿、 斯坦利》， 龚雅静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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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赞比西河考察记》、 斯坦利所著的 《穿越黑色大陆》，① 都有一些关于当地

瘟疫的记述。
１８９８ 年， 热带医学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建立， 其

诞生标志是英国两所热带医学院， 即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和伦敦热带医学院相继成

立。 在 ２０ 世纪最初十年间， 两所热带医学院出资支持非洲大陆的探险事业， 并

先后派出了十几支科考探险队伍前往被欧洲人冠以 “白人的坟墓”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Ｇｒａｖｅ） 之称的西非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并向政府提交考察报告。 其中就

有英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罗纳德·罗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Ｒｏｓｓ）， 他通过实地勘察和实验

室的数据分析， 证实了携带疟疾病毒的按蚊是传播疾病的媒介和疾病暴发的根

源。 病理学家安尼特 （Ｈ. Ｅ. Ａｎｎｅｔｔ） 也致力于西非地区的疟疾研究， 在前往尼

日利亚实地考察后， 撰写了关于尼日利亚疟疾的考察报告。② 前往冈比亚调查昏

睡病成因以及传播机制的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研究者约瑟夫·埃弗雷特·达顿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Ｄｕｔｔｏｎ） 在其关于冈比亚疟疾的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各项调研

成果。③ 还有鲁伯特·威廉姆·博伊斯 （Ｒｕ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ｙｃｅ） 爵士先后撰写的

《昏睡病病因学》 和 《蚊子或人？ 征服热带世界》，④ 都对瘟疫的传播媒介采采

蝇、 疟原虫等作出具体论述。 科考队伍里也有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成员， 如从事

热带非洲疟疾和黑水热研究的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 他撰

写的 《关于我们的旅行新闻： 印度和非洲的牛瘟、 昏睡病、 德克萨斯热、 热带疟

疾、 黑水热》 《德国工业学院 １９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关于东非探查昏睡病历史和结果

的报告》 和 《关于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年派往东非研究昏睡病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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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Ｚａｍｂｅｓ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１；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Ｅｑｕａｔｏｒ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ｍｐｓｏｎ Ｌｏｗ，Ｍａｒｓｔｏｎ，Ｓｅａｒｌｅ，＆ 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７８.
Ｈ. Ｅ. Ａｎｎｅｔｔ，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１９０１.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Ｄｕｔｔ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ａｍｂｉａ １９０２，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１９０３.
Ｒｕ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ｙｃｅ， “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２，
Ｎｏ. ２２３５，１９０３，ｐ. １１８４；Ｒｕｂｅｒ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ｙｃｅ，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ｏｒ Ｍ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Ｊ. Ｍｕｒｒａｙ，１９１０.



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发展与研究述评

地阐述了关于这些热带疾病的各类发现。①

在随后的十年间， 有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团队参与非洲瘟疫

研究。 其中， 非洲大陆上持续时间最久且危害严重的疾病———昏睡病引起众多专

家的关注。 例如， 生物学家大卫·布鲁斯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ｕｃｅ） 探寻昏睡病成因； 昆虫

学家斯温纳顿 （Ｃ. Ｆ. Ｍ. Ｓｗｙｎｎｅｒｔｏｎ） 另辟蹊径， 通过在葡属东非地区的考察对

采采蝇进行生态学分析， 提出一些有效控制昏睡病蔓延的措施， 并提醒人们注意

维持耕地与荒野之间的动态张力。② 此外， 一些医学杂志， 诸如 《英国医学杂

志》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皇家非洲协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也刊登了与非洲瘟疫有关的文章。 还有一些来自英属西非医疗服

务机构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简称 ＷＡＭＳ） 的医学专家、 医护工作者和

政府官员记录了当时西非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英国为

改善当地糟糕的卫生环境所作出的贡献等。 虽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英国对

西非地区的殖民统治， 但是为如今非洲瘟疫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③

到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步延展至更为

广泛的社会领域， 研究者不仅关注热带疾病本身的病理和流行问题， 还开始探究

当地族群部落如何使用本土传统疗法来应对疾病， 如对苏丹地区昏睡病传播情况

的考察、 对南非祖鲁人患病情况的研究。④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 Ｒｅｉｓｅ － Ｂｅｒ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 Ｒｉｎｄｅｒｐｅｓｔ， Ｂｕｂｏｎｅｎｐ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ｉｅｎ ｕｎｄ Ａｆｒｉｋａ， Ｔｓｅｔｓｅ － ｏｄｅｒ
Ｓｕｒｒａｋｒａｎｋｈｅｉｔ，Ｔｅｘａｓｆｉｅｂｅｒ，ｔｒｏｐｉｓｃｈｅ Ｍａｌａｒｉａ，Ｓｃｈｗａｒｚｗａｓｓｅｒｆｉｅｂ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８９８；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Ｓｉｔｚｕｎｇ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ｓ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ｒａｔｅｓ Ａｍ １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０７：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ｅｎ Ｖｅｒｌａｕｆ ｕｎｄ
ｄｉｅ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ｖｏｍ Ｒｅｉｃｈｅ ｚｕｒ 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ｃｈｌａｆｋｒａｎｋｈｅｉｔ ｎａｃｈ Ｏｓｔａｆｒｉｋａ 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Ｇｅｏｒｇ Ｔｈｉｅｍｅ， １９０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ｏｃｈ， Ｂｅｒｉｃｈｔ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Ｔäｔ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ｚｕｒ
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ｃｈｌａｆｋｒａｎｋｈｅｉｔ ｉｍ Ｊａｈｒｅ １９０６ ／ ０７ ｎａｃｈ Ｏｓｔａｆｒｉｋａ 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ｎ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ｉｐｚｉｇ：Ｇｅｏｒｇ Ｔｈｉｅｍｅ，１９０９.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ｕｃｅ， “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７，１９０８， ｐｐ. ２４９ － ２６０； Ｃ. Ｆ. Ｍ. Ｓｗｙｎｎｅｒｔｏｎ，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ｓｅｔ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Ｍｏｓｓｕｒｉｓｓｅ，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 １１，Ｎｏ. ４，
１９２１，ｐｐ. ３１５ － ３８５.
此外， 可供借鉴的一手史料还有 《柳叶刀》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杂志、 殖民属地官员给政府部
门的年度纪要、 市政报告、 匿名信件等。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ｏ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１，Ｎｏ. ２１４５，１９０２， ｐｐ. ３４３ － ３４４；Ｇ. Ｒｏｍｅ Ｈａｌｌ， “ Ｓｏｍｅ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１，Ｎｏ. ２２５７，１９０４，ｐｐ. ８０６ － ８０７；Ａｒｔｈｕｒ
Ｅ. 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Ｂ. Ｌｏ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Ｖｏｌ. １７９，Ｎｏ. ４６２９，
１９１２，ｐｐ. １３５６ － １３５８.
Ｍａｊｏｒ Ｇ. Ｋ. Ｍａｕｒｉｃ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 ＢＭＪ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Ｖｏｌ. ５５，Ｎｏ. ３，１９３０，ｐｐ. １６１ － １７４；Ｊａｍｅｓ Ｂ. Ｍｃ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Ｓｃｏｔｔ 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Ｚｕｌｕｓ，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１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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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崛起与发展：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到 ２０ 世纪中叶， 微生物学、 免疫学、 化学方面的研究者将他们的专业知识

应用到医学、 保健学以及与疾病控制相关的领域中， 例如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

斯·巴斯德 （Ｌｏｕｉｓ Ｐａｓｔｅｕｒ） 对人工减毒疫苗的研究， 德国免疫学家保罗·埃里

希 （Ｐａｕｌ Ｅｈｒｌｉｃｈ） 对血清学和体液免疫理论的研究。 这一时期， 绘制基因组图

谱、 病媒分布图、 发病率图谱的专家们都在寻求控制各种瘟疫的方法。 然而， 同

期医学史研究还是以病理学、 细菌学、 昆虫学等生物医学家为主要力量， 历史学

家尚未介入该研究领域。 由于这些研究者的理论路径依循的是西方生物医学， 因

此他们在非洲瘟疫问题上， 大力宣扬西方医学的积极影响和救助土著居民的典型

事例， 贬低非洲传统医学。 这表现在该时期学者们对南罗德西亚热带疾病和医学

的偏见、 宣扬西方医学在南非彼得马里茨堡 （Ｐｉｅｔｅｒｍａｒｉｔｚｂｕｒｇ） 克雷医院的辉煌

成绩、 断言南非传统医学毫无科学性可言的论述中。① 总的来说， 这一阶段的非

洲瘟疫史研究， 关注点是生物医学对非洲传统疗法的影响效力， 重点强调西方医

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自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 欧美学界兴起了对医疗卫生、 疾病灾害、 公共健康、

粮食安全、 保健、 养生等与医学领域相关问题更为深入的探讨， 历史学家也加入

非洲瘟疫问题研究的队伍中。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下， 出

现了以尼日利亚伊巴丹学派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民族主义

历史学派， 他们呼吁发展非洲传统史学， 力图挣脱殖民主义史学的枷锁， 反对殖

民者关于非洲殖民地化的历史几乎通过少数几个人的列传就可以交代清楚的论

述。② 受此影响， 欧美学界的非洲史研究者也作出相应转变。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

非洲瘟疫史研究也正于此时， 在历史学家的推动下逐渐勃兴和发展。 具有代表性

·０２１·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ｅｌｆ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Ｖｉｃｔｏｒｙ：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ｈｏｄｅｓｉａ １８９０ － １９２３，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Ｊｕｔａ ＆ Ｃｏ.， １９５３； Ａｌａ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ａｔｔｅｒｓｌｅｙ，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ｅｙ’ 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ｉｅｔｅｒｍａｒｉｔｚｂｕｒｇ，１８５５ － １９５５，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Ｂａｌｋｅｍａ，１９５５； Ｅｄｍｕｎｄ
Ｈ. Ｂｕｒｒｏｗ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Ａ. Ａ. Ｂａｌｋｅｍａ，１９５８.
Ｚｏë Ｍａｒｓｈ ａｎｄ Ｇ. Ｗ. Ｋｉｎｇｓｎｏｒ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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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体现在研究非洲历史的刊物陆续创办： １９６０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创办

《非洲历史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６８ 年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创办 《非洲历史研究》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① １９７０ 年英国医学社会史

协会创办 《医学社会史会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② 美国

非洲研究协会将此前创办的 《非洲研究简报》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更名为

《非洲研究评论》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４ 年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创办 《南
部非洲研究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这些刊物刊登了当时学界

关于非洲瘟疫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非洲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面临巨

大的资金压力， 非洲本土学者在对本国学术环境日渐失望的情形下， 纷纷选择移

民至欧美发达国家。 据研究者统计， 截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期， 已有近 １０ 万非

洲学者离开非洲大陆前往发达国家工作。③ 这一状况造成大量非洲本土人才流

失。 与此同时， 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和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的情况下， 一方面非洲

本土学者出于发展民族主义史学的内在要求， 力图削弱史学领域中的殖民主义影

响和加强民族集体记忆； 另一方面欧美学者在此影响下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与

非洲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 加之泛非主义和全球非洲裔研究重回史学研

究视野， 欧美学界的非洲研究内容和理论范式亦顺势作出调整， 尤为明显地体现

在殖民地医学史写作重心的重大转向上。 整体而言， 这些变化均促进了非洲与欧

美学术团体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非洲瘟疫史研究内容

在医学史日渐勃兴的研究背景下，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日益呈

现出更为多元开放的局面， 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根据主题内容分析， 非洲瘟疫史

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 ３ 个方面。

·１２１·

①

②

③

《非洲历史研究》 之后更名为 《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期刊》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８８ 年后， 《医学社会史会刊》 更名为 《医学社会史》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由牛
津大学出版社定期出版。
Ｐａｕｌ Ｔｉｙａｍｂｅ Ｚｅｌｅｚａ，“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Ｖｏｌ. １，Ｎｏ. １０１，２００９，ｐ.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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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瘟疫政治经济学———非洲瘟疫的流行、 治疗和预防

第一， 研究非洲瘟疫的类型， 分析瘟疫的传播媒介， 如疟原虫、 采采蝇等，
还探析瘟疫的流行态势、 流行的内部与外部原因。

首先， 凡是研究非洲瘟疫主题的著作和文章， 都会涉及对非洲瘟疫类型

的介绍。 非洲特有的昏睡病、 炭疽病， 以及其他典型瘟疫， 如疟疾、 黄热

病、 牛瘟、 肺结核、 盘尾丝虫病、 梅毒、 艾滋病等， 是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

对象， 他们阐述瘟疫的典型症状和发病机制， 然后再展开具体分析。 杰拉尔

德·哈特威格 （Ｇｅｒａｌｄ Ｗ. Ｈａｒｔｗｉｇ） 和大卫·帕特森 （Ｋ.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认

为， 研究非洲历史上的疾病既应当注重对前殖民和殖民时期疾病模式的宏观

论述， 也需要对一个具体区域疾病的流行和影响， 或者个人患病的经历作出

具体分析。①

其次， 研究非洲瘟疫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 流行的时空范围、 广度和深

度， 以及流行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由于瘟疫研究涉及自然和社会多重领域， 研究

者经常采取跨学科的方法， 从气候变化、 农业生产、 人民生活、 战争等不同角

度， 论述瘟疫的传播范围、 速度等问题。 例如， 学者探讨昏睡病、 盘尾丝虫病等

传染病的流行与牛瘟、 作物产量和干旱饥荒问题的关联； 论述麻疹的流行病学动

态与当地难民营过度拥挤和难民营养不良状况存在何种联系； 还通过查阅当地医

院的病人登记册， 分析这些医院的病人体征、 死亡率和治愈率、 健康行为是否与

皈依基督教有关。② 其中关于昏睡病为何会动摇社会根基的问题， 约翰·福特

（Ｊｏｈｎ Ｆｏｒｄ） 认为牛瘟致使大量牲畜死亡， 还诱发了大规模昏睡病， 进而造成人

类、 牛群和野生动物交叉感染和生态失衡的局面。③ 整体而言， 研究者通过对过

往瘟疫流行的分析， 呼吁国际组织从自然和社会双向视角， 对当前全球卫生规划

·２２１·

①

②

③

Ｇｅｒａｌｄ Ｗ. Ｈａｒｔｗｉｇ ａｎｄ Ｋ.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 ｅｄ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ｏｗ － ｂｅｅｒ，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ｍａｌｌｍａｎ － ｒａｙｎｏｒ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ｌｉｆ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ａ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ｔｏ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２３ － ２４５；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ｎｎｉｓｔｅｒ， “Ｗｉｌｆｕｌ Ｂｌｉｎｄｎｅｓｓ：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ｎｃｈｏｃｅｒｃ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Ｇｈａｎａ， １９０９ － １９５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２，２０２２，ｐｐ. ６３５ － ６６０；Ｓｈａｎｅ Ｄｏｙｌｅ，Ｆｅｌｉｘ Ｍｅｉｅｒ ｚｕ Ｓｅｌｈａｕ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
Ｗｅｉｓｄｏｒｆ，“Ｔｈｅ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 Ｕｇａｎｄ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１９０８ － １９７０，”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３，２０２０，ｐｐ. ９４６ － ９８０.
Ｊｏｈｎ Ｆｏｒ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ｓｅｔｓｅ ｆ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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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疾病管理策略进行反思。
第二， 研究非洲瘟疫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主要从研制药物和疫苗、 实施多种

清洁措施、 创办医院和相关研究机构、 制定法律、 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 开展国

际合作与援助等医学机制建设方面寻求突破。 同时， 大多数学者重点探讨了南非

医疗保健系统的当前状态和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 针对瘟疫的防治方法， 研究者们不仅关注基础的奎宁、 酒精类药物、

消毒剂等在治疗疾病时的使用情况和成效， 还注意到电视媒体、 社会营销以及替

代疗法对治愈患者所发挥的作用。 例如， 瑞贝卡·霍德斯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ｄｅｓ） 阐

述了南非电视台节目 “Ｓｉｙａｙｉｎｑｏｂａ ／ Ｂｅａｔ Ｉｔ！” 如何利用公共舆论的力量推动艾滋

病防治运动兴起和发展； 瓦尼萨·诺贝尔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Ｎｏｂｌｅ） 介绍了来自瑞士的传

教医生玛丽亚·昆兹 （Ｍａｒｉａ Ｋｕｎｚ） 在南非东开普省农村地区开创的巡回医疗实

践。① 另外， 有些学者还注重通过比较研究， 分析专家建议、 殖民地区的政策与

社会结构和医学技术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随着讨论日渐加深， 有关非洲瘟疫

治疗的研究逐渐呈现出 “现代医学参与了殖民过程” 的取向。②

其次， 南非的医疗保健系统建设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安妮·迪格比

（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 对此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她先后研究了 １８００ 年代至今南非医疗保

健系统的特征和发展、 １９４０ 年代及以后南非的国家卫生服务改革、 北开普省库

鲁曼土著的多元化治疗案例， 以及夸祖鲁—纳塔尔地区的营养保健案例， 通过对

现代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批判性评估， 分析独立后南非医疗保健系统发展的资金

障碍和未来愿景。③ 与此同时， 有学者还关注独立后南非医疗保健系统的发展动

态， 从管理模式、 资源供应、 融资结构、 公共卫生医学专业发展的职业道路等方

·３２１·

①

②

③

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ｏｄｅ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３，Ｎｏ. ３，２０１０，ｐｐ. ６３９ － ６５９；Ｖａｎｅｓｓａ Ｎｏｂｌｅ，“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Ｍａｒｉａ Ｋｕｎ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ｔｉｎｅｒ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Ｄｏｃ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３０ｓ ｔｏ １９７０ｓ，”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３，Ｎｏ. １，２０２０，ｐｐ. ３０９ － ３２９.
Ｓｈｕｌａ Ｍａｒｋｓ， “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１０，Ｎｏ. ２，１９９７，ｐ. ２０７.
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８００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２００６；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４０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３，２００８，ｐｐ. ４８５ － ５０２；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Ｓｗ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Ｂｏｔｈａ’ ｓ Ｈｉ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４０ｓ ｔｏ
２０００ｓ，”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５，Ｎｏ. ２，２０１１，ｐｐ. ４２５ － 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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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详细论述， 并基于此展望南非未来可预见的 ３ 种医疗保健系统。① 整体来

看， 应当根据疾病的传播特点寻找治疗方法， 并且详细说明控制个人疾病的医学

方法与解决社会经济层面健康问题的整体策略方案存在何种联系， 非洲的跨国卫

生史理应引入社会史的观点。
第三， 研究隔离政策的种族特征以及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影响。 探究不同类型

的群体在防治瘟疫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 阐释并且点明殖民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具有种族主义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这些防治措施在经济、 人口和生态方

面的消极影响。
首先， 从政府和机构的角度看， 种族主义体现在殖民地的城市规划、 对精神

疾病患者的歧视态度、 ＷＡＭＳ 禁止任何非欧洲血统的医生加入、 医院及交通等公

共卫生管理策略方面。② 例如， 萨利·莎莉丝 （Ｓａｌｌｙ Ｓｗａｒｔｚ） 通过展现殖民政府

管理好望角精神病患者的过程， 指出治疗态度和精神病医学疗法的演变实质上都

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呈现， 长期来看不合理的空间分隔严重加剧了当地精神病患者

的心理和健康负担。③ 从各级官员的角度看， 种族主义体现在殖民地的卫生年度

报告和西方医学思想理念中， 如殖民地办公室医疗顾问帕特里克·曼森在运用热

带医学知识防治乌干达昏睡病的过程中表现出种族主义偏见。④ 再如， 罗尔夫·
道斯卡德 （Ｒｏｌｆ Ｐ. Ａ. Ｄａｕｓｋａｒｄｔ） 的研究展现了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医疗体系

的演变， 揭示了城市草药的地理空间位置变化受白人控制的现实， 城市化建设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一是由服务精英阶层、 开放式和昂贵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双层医疗保健系统， 二是完全社
会化且只关注初级卫生安全的保健系统， 三是通过融合高质量的公共和私人服务， 由国
家主导的医疗保健系统。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Ｒ. Ｂｅｎ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Ｈ. Ｃ. Ｊ. ｖａｎ Ｒｅｎｓｂｕｒｇ，“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６ － ２１；
Ｈ. Ｃ. Ｊ. ｖａｎ Ｒｅｎｓｂｕｒｇ，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１，１９９１，ｐｐ. １ － １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Ｇａｌｅ， “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 Éｔｕｄ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８０，１９８０，ｐｐ. ４９５ － ５０７；Ｒｙａ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 Ａｌｌ － Ｗｈｉ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５４，Ｎｏ. ２，
２０１０，ｐｐ. ２３６ － ２５４.
Ｓａｌｌｙ Ｓｗａｒｔｚ，“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ｅ，１８９１ －
１９２０，”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１９９６.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 Ｈａｙｎｅｓ，“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ａｎｓｏｎ，Ｆｉｌａｒｉａ Ｐｅｒｓｔａ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ｇａｎｄａ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１８９１ － １９０２，”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３，２０００，ｐｐ. ４６７ －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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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店选址反映出种族隔离的空间布局， 各种医学资源分配也是建立在种族隔离

的基础上。①

其次， 注重疾病的经济学、 人口学和生态学分析。 在经济方面， 考察黑人劳

工的肺结核和健康状况如何影响殖民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② 在人口方面，
统计和对比瘟疫流行前后非洲人口数量的变化， 讨论瘟疫和母婴健康、 优生学的

关联。③ 在生态方面， 论述劳动力的迁徙和招募、 采矿业和饥荒问题在一些农村

地区产生的灾难性医疗后果， 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环境状况。 兰德

尔·帕克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Ｍ. Ｐａｃｋａｒｄ） 以非洲的斯威士兰殖民地、 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

两个地区为研究案例， 探讨了疟疾流行和生态、 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以及土地

和农业政策对疾病和健康模式造成的影响， 指出殖民地劳动生产率低且易遭受气

候灾害。④

（二） 瘟疫社会学———殖民医学话语的塑造

第一， 殖民时期的生物医学意识形态和实践， 重新塑造非洲的人、 健康和身

份概念。 通过确定医学和疾病对于殖民国家管理和政权的重要性， 将疾病和医学

视为西方统治者和被殖民者接触、 发生冲突和可能最终趋同的场域。
首先， 形塑带有偏见的非洲瘟疫概念认知和身份观念。 较为典型的论述体现

在学者对非洲精神病学知识的研究中， 如约纳森·萨多斯凯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ａｄｏｗｓｋｙ）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ｌｆ Ｐ. Ａ. Ｄａｕｓｋａｒｄｔ，“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Ｕｒｂａｎ Ｈｅｒｂ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ｔｗａｔｅｒｓｒａｎｄ，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３，１９９０，ｐｐ. ２７５ － ２８３.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Ｍ. Ｐａｃｋａｒｄ，Ｗｈｉｔｅ Ｐｌａｇｕｅ，Ｂｌａｃｋ Ｌａｂｏｒ：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Ｋ.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１８ － １９１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ｙｆ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 （ ｅｄ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Ｈ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９８１；Ｎｏéｍｉ Ｔｏｕｓｉｇｎａｎｔ，“Ｔｒ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ｅｓ，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５，Ｎｏ. ３，
２０１２，ｐｐ. ６２５ － ６４３.
帕克还反向观察到， 当地农牧民在经济方面实际上从疟疾流行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好处，
因为深受疟疾折磨的贫穷白人没有能力占据太多的土地。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Ｍ. Ｐａｃｋａｒｄ，“Ｍａｉｚｅ，
Ｃ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ｑｕｉｔｏ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ｗａｚｉ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５，Ｎｏ. ２，１９８４，ｐｐ. １８９ － ２１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Ｍ. Ｐａｃｋａｒｄ，“‘Ｍａｌａｒｉａ
Ｂｌｏｃｋ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ｖａａｌ Ｌｏｗｖｅｌｄ， １８９０ － １９６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７，Ｎｏ. ３，２００１，ｐｐ. ５９１ －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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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尼日利亚西南部两家精神病机构展开调查和分析， 指出殖民者利用生物医

学话语将精神病患者解释为当地社会的产物； 马修·惠顿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 Ｈｅａｔｏｎ）
研究殖民时代患有精神疾病的尼日利亚移民的经历， 通过比较分析种族、 文化、
精神疾病跨国个体和不同类型移民之间话语关系的影响。① 同时， 学者们还通过

分析生物医学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 关注殖民之后疾病观念的变化， 如对世界卫

生组织关于消灭雅司病和梅毒 “交叉免疫” 的辩论分析。②

其次， 非洲医疗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运行、 疫苗和药品的销售、 入户检查家庭

卫生等公共卫生政策，③ 反映出殖民者利用文明差异的说辞为西方医学权威提供

科学支持， 为殖民政府的医疗策略和资源掠夺辩护。 奥吉出库·威廉姆斯

（Ｏｇｅｃｈｕｋｗｕ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指出， 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 英国将尼日利亚民族医

学从业者贴上带有偏见的身份标签， 如 “ｂｕｓｈｍａｎ” “ ｊｕｊｕ” “ｑｕａｃｋ”， 称他们是

使用黑白魔法的庸医或者巫医， 是没有医疗技术的江湖骗子， 还将其行医视为犯

罪行为， 并借助大众媒介诺莱坞 （Ｎｏｌｌｙｗｏｏｄ） 电影宣扬这种歧视观念， 巩固西

方医学权威， 进而彰显西方生物医学的优越性。④ 同时殖民者为获取更多经济利

益， 竭力开发当地各种资源。 奥塞 － 艾萨 （Ｏｓｓｅｏ － Ａｓａｒｅ） 以夹竹桃科植物绿毒

毛旋花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 ｋｏｍｂｅ） 为研究对象， 论述殖民当局为了控制加纳 （黄金

海岸） 贸易和出口计划， 打破了当地社区原有的植物种植和收集的合作关系。⑤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ａｄｏｗｓｋ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Ｂｅｄｌａ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 Ｈｅａｔ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 Ｌｕｎａｔｉｃ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７，Ｎｏ. １，２０１４，ｐｐ. ４１ － ６３.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Ｂｏｗｅｎ，“‘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Ｙａｗｓ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ｄ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ｒｏｓｓ －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４８ － １９９０，”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１，２０２３，ｐｐ. １３９ － １６３.
Ｍｙｒｏｎ Ｅ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Ｂｌａｃｋ Ｄｅａｔｈ，Ｗｈｉｔ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ｕｂｏｎｉｃ Ｐｌａ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ｅｎｅｇａｌ， １９１４ － １９４５，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２００２； Ａｋｗａｓｉ Ｋｗａｒｔｅｎｇ Ａｍｏａｋｏ － Ｇｙａｍｐａ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ｓｑｕｉ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Ｇｈａ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 －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２０２２，ｐｐ. ２７８ － ３０１.
Ｏｇｅｃｈｕｋｗｕ 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４，２０２１，ｐｐ. １２９７ － １３１６.
绿毒毛旋花是大卫·利文斯顿在赞比西河流域探险时发现的一种攀缘植物，现代医学认为
该植物是其种子中提得的强心苷混合物。 当时土著医疗者使用该药物制作毒药和医药，当
地人 民 将 毒 药 涂 于 毒 箭 头 来 对 付 敌 人。 Ａｂｅｎａ Ｏｓｓｅｏ － Ａｓａｒｅ， “ Ｂｉ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ｏｉｓｏｎｅｄ Ａｒｒｏｗｓ ｉｎｔｏ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ｉｎ Ｐｉｌｌ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１８８５ －
１９２２，”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１，Ｎｏ. ２，２００８，ｐｐ. ２６９ －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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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霍坎尼 （Ｍａｒｋｋｕ Ｈｏｋｋａｎｅｎ） 对此表示认可， 还指出欧洲人在非洲人的帮

助下， 将这类植物加工成药丸、 注射剂和实验室制剂。① 在这个过程中， 殖民宗

主国既是西方生物医学的践行者， 也是非洲传统医学的重新塑造者。 究其实质而

言， 殖民者的认知逻辑和实践路径根植于他们自身的科学文化背景。
第二， 西方生物医学拒绝接受其他医学知识的特征， 造成殖民者同殖民地之

间的紧张关系， 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殖民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限制。 这种紧

张关系是由意识形态差异、 社会再生产方式不同以及殖民剥削和高压政策造成

的。② 于是， 西方生物医学在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下被剖析和重新审视， 殖民医学

不容置疑的地位受到非洲本土精英势力的挑战。
首先， 探究非洲土著反抗西方生物医学的社会根源和动力， 分析生物医学和

传统医学在非洲内部社会关系中的动态变化。 该层面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今天仍

能引起共鸣的伦理问题。 路易斯·怀特 （Ｌｕｉｓｅ Ｗｈｉｔｅ） 介绍了乌干达的皮肤摩擦

和吸入疗法， 论述了当地人在解决采采蝇问题上同殖民当局的观念冲突， 以此来

解释造成种族焦虑的原因。③ 除此之外， 非洲人的反抗还引起从事生物医学和全

球健康研究的学者对伦理问题的关注。 米丽萨·格瑞依斯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Ｇｒａｂｏｙｅｓ） 探

究了英国医学研究人员与东非受试者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接触和互动的历史， 认

为东非人在接受或拒绝进行医学研究方面并非处于被动的状态。④ 由此可知， 非

洲人民也会抵抗殖民者强加的医疗干预， 或有选择性地接受部分西方医学

疗法。
其次， 一些非洲的精英群体还会凭借所享有的医疗特权增强社会地位， 重新

置配他们的社会关系。 例如， 赞比亚姆韦尼隆加 （Ｍｗｉｎｉｌｕｎｇａ） 殖民地非洲医疗

辅助人员通过挪用西方医学词汇来重建本土医学的概念； 南非治疗师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ｋｋｕ Ｈｏｋｋａｎｅｎ，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Ｂｉｏ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ｕｒｒｏｕｇｈｓ Ｗｅｌｌｃｏｍｅ ＆
Ｃ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ｐｈａｎｔｈｕｓ Ｋｏｍｂ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ｗｉ （１８５９ － １９１５），”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２５，Ｎｏ. ３，２０１２，ｐｐ. ５８９ － ６０７.
Ｍｅｇａｎ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ｌｌ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ｎｅ Ｌａｕｒａ Ｓｔｏｌｅｒ （ ｅｄｓ.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Ｗｏｒｌ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 １１.
Ｌｕｉｓｅ Ｗｈｉｔｅ：“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Ｄｕｌｌ：Ｇ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ｒｅｓ，Ｆａｎｔａｓ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Ｕｇａｎｄ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１００，Ｎｏ. ５，１９９５，ｐｐ. １３７９ － １４０２；
Ｌｕｉｓｅ Ｗｈｉｔｅ，“Ｔｓｅｔ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ｕｇ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Ｒｈｏｄｅｓｉａ，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３６，Ｎｏ. ２，１９９５，ｐｐ. ２１９ －２４５.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Ｇｒａｂｏｙｅｓ，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９４０ － ２０１４，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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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ａｎｇｏｍａｓ） 和草药师 （ ｉｎｙａｎｇａｓ） 在对抗新南非歧视政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① 在此过程中， 殖民者和医疗传教士由于语言不通、 交流有限， 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其权力的进一步延伸。

（三） 瘟疫人类学———关注非洲传统医学

第一， 无论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被运到美洲新大陆的非洲裔群体采用本

土方法治疗当地热带疾病， 还是在殖民以及后殖民时代， 非洲传统医学无疑都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 非洲在殖民统治之前的科学技术、 保健医疗、 兽

医方面的知识， 足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需要。
首先， 非洲传统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药用植物医学和兽医学层面。 草药是

非洲传统医学的核心， 草药是从当地的灌木丛或花园中收获的， 土著治疗师相当

重视植物生长的地理位置以及收获时间。 无论是专业草药医生还是家庭疗法， 都

会使用草药来医治各类疾病， 而且相较于价格高昂的西方专利药物， 土著居民相

对负担得起本土草药。 同时， 民族兽医学在预防疾病、 疫苗接种、 牲畜管理等生

态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其次， 非洲的传统医学体系对美洲新大陆也产生了影响， 到达美洲的非洲奴

隶自己解决医疗问题， 草药医生在美洲被视为会使用魔法的魔术师。 罗伯特·沃

克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ｏｅｋｓ） 通过介绍传统的非洲药用植物， 指出达荷美和安哥拉的医

疗经验被带到巴西和西属加勒比地区， 帮助南美洲殖民地发展新的医疗卫生体

系； 作为生物资源开发的早期形式， 非洲传统医药技术也被安哥拉的葡萄牙人借

鉴。 朱尼塔·德·巴若思 （ Ｊｕａｎｉｔａ Ｄｅ Ｂａｒｒｏｓ） 考察了英属加勒比地区奥比亚

（Ｏｂｅａｈ） 的信仰和医疗， 探究这种源自非洲的医学宗教习俗在当地医疗体系中

·８２１·

①

②

Ｍａｒｙｉｎｅｚ Ｌｙｏｎｓ，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Ｚａｉｒｅ，
１９００ － １９４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Ｗａｌｉｍａ Ｔ. Ｋａｌｕｓａ，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ｗｉｎｉｌｕｎｇａ，Ｚａｍｂｉａ，
１９２２ － １９５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Ｎｏ. １，２００７，ｐｐ. ５７ － ７８；Ｋａｒｅｎ Ｅ. Ｆｌｉｎｔ，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８２０ －
１９４８，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Ｍ. ＭｃＣｏｒｋｌ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ｌｙｎ Ｍａｔｈｉａｓ － Ｍｕｎｄｙ，“Ｅｔｈｎｏ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ｐ. ５９ － ９３； 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 “ Ｓｅｌｆ －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 －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 －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Ｍｉｄ －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３９ － ４５７； Ｊｕｌｉｅ Ｌａｐｌａｎｔ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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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何种角色。 廷德·范·安德尔 （Ｔｉｎｄｅ ｖａｎ Ａｎｄｅｌ） 侧重研究西非草药贸易的

可持续性， 通过考察植物标本认为这是非洲植物在美洲新大陆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证据。①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 学者们关注到个人在美洲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

影响力。 例如， 来自中西非的奴隶安东尼奥 （Ａｎｔｏｎｉｏ） 以植物充当现实世界和

神灵世界之间的媒介， 在加勒比地区通过社会家庭网络治疗疾病； 医生何塞·平

托·德·阿泽雷多 （Ｊｏｓｅ Ｐｉｎｔｏ ｄｅ Ａｃｅｒｅｄｏ） 结合当地医学知识撰写的 《安哥拉地

区疾病论集》 （Ｅｎｓａｉ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ａｌｇｕｍａｓ ｅｎｆｅｒｍｉｄａｄｅｓ ｄｅ Ａｎｇｏｌａ， １７９９）， 被应用于非

洲殖民地安哥拉地区发热病的治疗。②

第二， 非洲传统医学体系并没有随着殖民主义到来而衰落和消亡， 而是在融

合西方生物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开发新药物、 新疗法，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跨文

化疗法， 并且具备身体治疗和心灵治愈的双重效力。
首先， 切实关注非洲传统医学的突出作用， 正如 《跨越殖民史学： 跨国视角

下的殖民地和土著医学历史》 一书对医学多元化、 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治疗方法的

连续性分析。③ 具体到对专门区域的调查研究， 约翰·简森 （Ｊｏｈｎ Ｊａｎｚｅｎ） 展示

了刚果河流域扎伊尔多元化的医疗结构， 列举了扎伊尔 ４ 种并存的治疗方式———
本土医学、 西方医学、 亲属疗法、 净化和启蒙疗法， 并称之为 “恩甘加艺术”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ｇａｎｇａ）， 扎伊尔人根据自身对于病痛的体验选取任一治疗方式。
普·德·伯克 （Ｆｉｌｉｐ Ｄｅ Ｂｏｅｃｋ） 也考察了扎伊尔地区的医疗状况， 研究该地区

阿卢德人的各种治疗仪式和占卜形式， 患者由草药医生在特定仪式下展开净化治

疗， 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且连续的实践过程。 奥尔·比恩·雷克达尔 （Ｏｌｅ Ｂｊｏｒｎ
Ｒｅｋｄａｌ） 解读了东非民族志中记录的跨文化疗法， 并援引坦桑尼亚北部伊拉库人

（Ｉｒａｑｗ） 寻求其他种族的治疗师进行医治的案例， 说明跨文化疗法在促进西方生

·９２１·

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Ｖｏｅｋ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ｇ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８３，
Ｎｏ. １，１９９３，ｐｐ. ６６ － ７８；Ｊｕａｎｉｔａ Ｄｅ Ｂａｒｒｏｓ，“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ｓ，Ｏｂｅａ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ｃｋｅ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 － Ｓｌａｖｅ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Ｇｕｉａ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０，Ｎｏ. ２，２００７，ｐｐ. ２４３ － ２６１；
Ｔｉｎｄｅ ｖａｎ Ａｎｄｅｌ，“Ｔｈｅ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ｂｙ Ｅｎｓｌａｖ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Ｓｕｒｉｎａ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２９，Ｎｏ. ４，２０１６，ｐｐ. ６７６ － ６９４.
［美］ 巴勃罗·戈麦斯撰： 《超越经验主义： 近代早期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医师》， 解智坚
译， 《医疗社会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卷第 ２ 期， 第 ９ － ２７ 页； ［巴西］ 弗拉维奥·科埃
略·埃德勒、 里卡多·卡布拉尔·弗雷塔斯撰： 《热带地区的发热病———巴西的疾病、 气
候与医学叙事 （１８０８—１８７０）》， 孟家璇译， 《医疗社会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卷第 ２ 期，
第 ２８—５０ 页。
Ａｎｎｅ Ｄｉｇｂｙ，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Ｅｒｎ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ｉｔ Ｂ. Ｍｕｋｈａｒｊｉ （ ｅｄ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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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相互理解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① 整体而言， 尽管非洲传

统医学在殖民期间受到西方生物医学的极大影响， 但是其基本的治疗理念和结构

得以保存， 并且延续至今。
其次， 在非洲传统医学的认知中， 治疗疾病不仅包括使个人生理功能恢复正

常， 还要救治社会中的身体———社会群体的关系也可能成为病因或潜在的治疗方

法。 约翰·简森在刚果河流域的田野调查中， 注意到当地备受尊崇的疾病治疗和

身心治愈工具是一种被称为伦巴 （Ｌｅｍｂａ） 的 “苦难之鼓” （ｄｒｕｍ ｏｆ ａｆｆｌｉｃｔｉｏｎ）。
通过考察， 简森指出伦巴之所以一直被当地居民接受， 是因为它能够团结邻里社

区、 维护家庭关系， 给身患疾病的居民带来心灵慰藉。② 此外， 在一些教会的医

疗实践中， 身体和疾病的象征意义非常突出， 治疗患病的身体往往同社会改革行

动、 拯救灵魂和治愈心灵关联。 例如， 奥卢瓦托因 · 巴巴通德 · 奥敦坦

（Ｏｌｕｗａｔｏｙｉｎ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 Ｏｄｕｎｔａｎ） 通过追溯尼日利亚西部阿贝奥库塔 （Ａｂｅｏｋｕｔａ）
的天花流行根源， 了解非洲人如何看待疾病及其应对策略， 介绍牧师和草药师的

传统治疗仪式， 如跌打、 烧灼、 拔罐和放血等； 并且指出尽管天花病毒现已被根

除， 但是当地人仍在崇拜天花神灵索波诺 （Ｓｏｐｏｎｏ）， 医学多样性的传统仍然存

在。③ 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学界在论述非洲疾病时， 过度彰显科学医学和本土实

践医学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 可以通过对非洲科学医学从业

者进行深入调查来突破当前的学术困境。

非洲瘟疫史研究反思与展望

当前学界已经产出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殖民医学领域的研究， 但是也不能忽

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研究时域方面， 多聚焦于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

这一百年间， 对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研究相对薄弱。 在研究视域方面， 侧

重探讨瘟疫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效应和影响， 集中研究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的瘟

·０３１·

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Ｍ. Ｊａｎｚｅｎ，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Ｌｏｗｅｒ Ｚａｉ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Ｆｉｌｉｐ
Ｄｅ Ｂｏｅｃｋ，“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ｕｕｎｄ ｏｆ Ｓｏｕ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ａｉ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Ｖｏｌ. ６１，Ｎｏ. ２，１９９１，ｐｐ. １５９ － １８５；Ｏｌｅ Ｂｊøｒｎ Ｒｅｋｄａｌ，“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 １３，Ｎｏ. ４，１９９９，ｐｐ. ４５８ － ４８２.
Ｊｏｈｎ Ｊａｎｚｅｎ，Ｌｅｍｂａ，１６５０ － １９３０：Ａ Ｄｒｕｍ ｏｆ Ａｆｆｌ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２.
Ｏｌｕｗａｔｏｙｉｎ Ｂａｂａｔｕｎｄｅ Ｏｄｕｎｔ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ｍａｌｌｐｏｘ ｉｎ Ａｂｅｏｋｕｔａ，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 ３０，Ｎｏ. １，２０１７，ｐｐ. ４８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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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问题， 对于德属、 比属、 西 （班牙） 属等殖民地则关注较少。

（一） 研究时域问题

当前学界主要以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中期为主线论述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

洲瘟疫史发展， 主要有以下 ３ 个方面原因。
其一， 这一时期是欧洲殖民国家的全盛时期， 也是医学理论、 临床治疗、 医

疗保健服务、 公共卫生建设历经革新和实现突破的时代。 疟疾的传染源和流行速

度、 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和途径、 采采蝇的繁殖环境、 昏睡病的致病因子等问题，
都在此时取得实质性的研究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 殖民者借助热带医学话语来为

他们控制迫害土著居民的野蛮行径进行辩护。 殖民者根据自身利益重新定义一些

疾病的概念和患病的原因， 将西非地区视为 “白人的坟墓”， 将患病视作 “越
轨” 行为的结果， 以此借用医学话语来达到论证其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控制殖民地

社会的双重目的。 在非洲殖民地， 当疟疾、 昏睡病等流行性疾病暴发时， 殖民者

通常会采取措施限制土著居民的活动， 包括设置隔离保护区、 管控药品、 严格出

入管理等。 他们还将疾病的原因归为热带环境和种族特性， 宣称其医疗措施由科

学的热带医学理论指导， 完全具有合理性。① 而这一带有偏见的认知至今仍旧存

在， 并且继续扭曲着西方乃至世界对非洲地理环境、 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的

理解。
其二，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为了加速殖民扩张进程， 开始关注殖民地士兵和

为白人服务的非洲人的身体状况， 积极研发各种药物和疫苗来抵御非洲热带疾病

的侵袭。 例如， 生物学家证实了奎宁可以有效预防疟疾； 化学家和药物学家研制

出生物碱药物和霍乱伤寒疫苗、 合成了水杨酸和尿素， 并开创了血清疗法和现代

化疗技术。 随着医疗技术和实验室仪器不断更新换代， 开创现代化疗法的保罗·
埃利希 （Ｐａｕｌ Ｅｈｒｌｉｃｈ） 利用合成制剂来复制血清， 进而促进了抗疟、 抗锥虫和

抗炎等药物的研制。② 而随着人体对抗疟、 抗炎等药物的耐药性日益增强， 研究

者们对植物的药用特性愈发感兴趣， 如达娜·达尔林普尔 （Ｄａｎａ Ｇ.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

·１３１·

①

②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Ｐａｒｒｙ Ｓｃｏｏｔ，“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Ｋｉｐｌｅ，” Ｎｉｅｕｗｅ Ｗｅｓｔ － Ｉｎｄｉｓｃｈｅ Ｇｉｄｓ ／ Ｎｅｗ Ｗｅｓｔ Ｉｎｄｉａｎ Ｇｕｉｄｅ，
Ｖｏｌ. ６４，Ｎｏ. ３ ／ ４，１９９０，ｐｐ. １７２ － １７５.
Ｒ. Ｈ. Ｓｈｒｙｏｃｋ，“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Ｎｏ. ４，１９５７，ｐｐ. ８８１ － ９０８. 关于西方药物和疫苗研制的历史， 目前国内学界已有相
关译著介绍， 具体可参阅 ［英］ 德劳因·伯奇： 《药物简史： 鸦片、 奎宁、 阿司匹林与
我们的抗病故事》， 梁余音译，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法］ 让·弗朗索瓦·萨吕佐：
《疫苗的史诗： 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 宋碧珺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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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 １９００ 年以来疟疾在非洲的控制和发展情况， 探索在非洲种植青蒿素的

成效， 涉及青蒿素产量、 生产、 衍生物、 寻找合成材料、 制药业和植物药学发

展等多项问题。① 放眼当下， 疟疾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中的严峻性依旧不容

忽视。
其三， 这一时期欧洲与非洲大陆之间人员流动极为频繁。 １９ 世纪中期之前，

无论是感染热带疾病的欧洲人， 还是遭受外来疾病折磨的非洲人， 发病率和死亡

率虽呈现增长态势但相对不高。 马克·内森·科恩 （Ｍａｒｋ Ｎａｔｈａｎ Ｃｏｈｅｎ） 指出：
“小规模社会群体定期聚集或分散， 如宗教朝圣或军事行动， 移动范围远远不能

同现代交通方式相比， 所以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疾病扩散和重大疫情事故。”②

随着社会环境变化， 人口大规模流动加快了疾病传播速度， 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设

施的修建也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大坝和灌溉项目的修缮也扩大了疟疾和

血吸虫病的传播范围。 更为致命的是， 非洲的人群和牲畜对从欧洲传来的天花、
鼠疫、 麻疹、 流感等传染性疾病， 以及羌螨、 牛瘟、 呼吸道感染类的疾病并无免

疫力。 因此， １９ 世纪中期之后的非洲大陆不仅经受着本土难以救治的热带疾病

折磨， 还遭受着外来疾病困扰。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造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

移， 各种人群带着自身的病原体和寄生虫向外迁移， 成为矿山、 种植园和工厂里

的工人。 当货物运输速度和距离超出了狩猎和采集群体常见的活动范围时， 新的

疾病便从世界的一个地区传到另一个地区。
上述这些显著性因素叠加， 使得从 １９ 世纪中期到 ２０ 世纪中期的一百年成为

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学者均会涉猎的时段。 研究者对 １９ 世纪中期之

前的非洲瘟疫论述较少， 但仍有关注。 据文献考察， 学者对这一时段的分析多集

中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 探讨流行疾病如何影响欧、 美、 非三大洲的贸易往

来， 如何影响奴隶制度和美洲种植园经济发展。 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菲利

普·科廷 （Ｐｈｉｌｉｐ Ｄ. Ｃｕｒｔｉｎ） 结合人口统计学、 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 论述流

行病学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之间的交互关系， 并对热带非洲自然地理环境、 流行病

学特征、 非洲人对疾病的免疫力作出具体解释。③ 科廷将流行病纳入非洲史学的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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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Ｐｈｉｌｉｐ Ｄ. Ｃｕｒｔｉｎ，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Ａ Ｃｅｎｓｕ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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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 分析传染病如何影响历史走向， 这极大地启发了之后的历史学者。 肯

尼斯·吉普勒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 Ｋｉｐｌｅ） 和弗吉尼亚·吉普勒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Ｋｉｐｌｅ） 还关注

非洲流行疾病和种族主义之间的渊源问题， 论述了非洲人疾病的免疫力和易感

性， 婴儿及其母亲的长期营养不良、 维生素缺乏等遗传因素， 对人口出生率、 死

亡率和伤残率的影响。 他们认为， “非洲人拥有的疾病免疫力既是奴隶制度的诱

因， 也是制度实施的基本原理； 而且 １９ 世纪西方医学对于黑人疾病易感性的界

定， 也塑造了此后美国学界对于种族主义的认知态度。”① 他们还提醒后世研究

者， 应当重视非洲儿童和美国黑人的健康问题。 斯蒂芬妮·斯莫尔伍德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Ｅ. Ｓｍａｌｌｗｏｏｄ） 在其著作 《盐水奴隶制： 从非洲到美国侨民的中间通

道》 中， 探讨了对非裔美国人历史主体性的认识， 审视西非人在美洲的身份和社

会、 亲属关系， 以及被迫移民的历史， 论述过程中涉及非洲医学在美洲地区的案

例分析。② 萨沙·特尼尔 （Ｓａｓｈａ Ｔｕｒｎｅｒ） 将关注点从陆地奴隶制扩展到海上奴

隶制， 从种植园劳动扩展到奴役剥削黑人必须推行的医疗措施， 认为理解奴隶制

度需要将其置于发展科学医学和资本主义等现代制度的核心地位， 这就需要考虑

医学和奴隶制的成本问题， 探求对疾病因果关系的种族特征理解如何影响治疗方

法的选择， 并以非洲治疗梅毒和雅司病的方法为案例， 揭示现代医学成功背后所

依赖的劳动剥削和种族主义特征。③

除此之外， 如果放眼于全球贸易和传教的发展， 有关非洲瘟疫的记录可追溯

至 １６—１７ 世纪。 早期的葡萄牙、 西班牙和荷兰等国为了寻找金银矿、 烟草、 咖

啡等资源， 获取廉价劳动力， 发展美洲种植园产业， 避免被热带疾病侵袭等， 开

始买卖黑人奴隶。 非洲大陆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当地许多最富生产能力的社会成

员被卖到美洲。 久而久之， 饥荒、 心理压力使背井离乡和营养不良的非洲人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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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染上沿海商贾带来的天花、 霍乱等传染病。 在此情况下， 传教士借用医学来宣

传他们的福教圣音。 传教士是殖民早期最普遍的行医者， 他们将治愈疾病作为获

取灵魂的一种手段。 然而， 欧洲人却将传教士的知识与当地医生的 “魔法” 对

比， 以此强调西方文明的内在优越， 甚至还为其入侵行径进行辩驳， 宣称他们带

来的科学医学和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当地人的各种疑难疾病。① 早在大西洋奴隶贸

易制度正式确立之前， 欧洲的疾病就已经对非洲的非免疫人口产生了影响， 高死

亡率和高迁移率进一步降低了非洲农村地区的生产力， 反过来又导致营养不良和

疾病时疫频发。
总的来说， 西方研究者对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关注不够。 究其原因， 首

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史料有限。 虽然欧洲人在确立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之前

就已经遭受各类非洲瘟疫的困扰， 但提及非洲瘟疫的文字记录主要始于 １９ 世纪

中后期， 而且这些史料还并非历史类作品， 主要是一些政府报告、 文学作品、 游

记等。 其次， 历史现实。 在这一时期之前， 欧洲殖民者囿于非洲恶劣的自然环

境、 地理气候和热带疾病， 尚未做好征服非洲的准备。 同时， 由于殖民程度有

限， 欧洲探险家、 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未察觉到医学可以成为殖民征服的有力手

段。② 再者， 医学理论和技术发展。 在 １９ 世纪之前， 西方生物医学还未取得重

大进展， 治疗非洲瘟疫主要是使用本土草药和传统疗法。 例如， 先于殖民者到达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教士， 在遭受当地热带疾病侵袭时， 会去找巫医与占卜

者， 请求他们用草药或符咒来治疗疾病和缓解痛苦。 与此同时， 欧洲人只关心自

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将西方医学应用到非洲。
对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存在边缘化的状况， 理查德·里德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ｅｉｄ） 认为原因在于研究者的认知视野受到限制。 他指出， 过度聚焦现

代历史容易导致对早期殖民史的简单化认识， 他将这一现象称为 “唯今主义”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③ 因此， 殖民主义鼎盛之前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同样不容忽视， 重

视长时段的研究有利于搭建起殖民前期、 殖民时期及殖民后期非洲瘟疫史研究的

完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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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视域问题

受史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 学界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的研究重

点逐渐从政治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 诸如阶级、 生产和发展成本等较为基

础的物质问题似乎淡出了学者的视野。 同时， 除英属和法属殖民地的瘟疫问题，
学者们较少探讨其他殖民地瘟疫的发展情况。

一方面， 当前学界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问题的探讨将重心放置于

种族、 性别和身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上， 强调西方生物医学和非洲传统医学在疾病

的社会建构中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及在社会文化场域中发展的意义。 然而， 过度

聚焦医学话语和殖民权力层面的讨论， 是否掩盖了由疾病和健康引发的阶级差异

问题？ 是否忽视了疾病和健康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成本问题？ 究其本质， 获取非洲

大陆的经济和劳动力资源是始终不变的殖民理念。 约克·迈克库伦 （ Ｊｏｃｋ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研究了石棉开采和劳工健康之间的关系， 介绍了南非采矿地区一种

古老的职业病矽肺病 （Ｓｉｌｉｃｏｓｉｓ）。 目前已证实石棉会导致 ３ 种致命疾病， 即肺

癌、 间皮瘤和石棉沉滞症， 这些疾病可谓 ２０ 世纪最大的职业健康灾难。 尤其是

来自南非贫困农村地区的黑人移民劳工， 他们经常暴露在细小的二氧化硅尘埃云

中， 长此以往这些尘埃伤害他们的肺部， 身患疾病的矿工在返回家园后传染了自

己家庭和社区的成员， 引发更严重的人口灾难。 对此， 迈克库伦以 Ａ. Ｊ. 奥伦斯

坦的职业生涯为线索， 探析在奥伦斯坦主导下南非矿山医学的建立和金矿医疗系

统的发展， 指出南非虽然是非洲第一个将肺结核作为职业病补偿的国家， 以及将

入职和离职医疗作为强制性检测的国家， 然而不幸的是， 在种族主义的政权中，
白人劳工获得了工资、 伤害赔偿和健康检查， 这些却都没有扩展到贫困劳工群

体。① 除此之外， 在坦桑尼亚东部， 转向种植经济作物会导致围产期死亡率提

高， 也会造成妇女工作时长增加。 在加纳北部， 河谷地区的土地压力伴随着殖民

开发项目的延伸而增大， 如建设电力工程和灌溉水坝工程， 盘尾丝虫病 （或称河

盲症）、 血吸虫病和疟疾感染者也随之增多。 在赞比亚， 饥荒和贫穷引发的肠胃

炎、 肺结核、 麻疹等疾病和母乳喂养率下降等因素， 致使多数儿童存在营养不良

问题。 但在这个背景下， 无论是药物推广还是疫苗研发， 抑或是建立保护区、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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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ｅｓｏｔｈｅｌｉｏｍａ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Ａｓｂｅｓｔｏｓ Ｆｉｅｌ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１６，Ｎｏ. ３，２００３，ｐｐ. ４１９ － ４３６；Ｊｏｃｋ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Ａｓｂｅｓｔｏｓ Ｂｌｕｅｓ：Ｌａｂｏｕ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Ｏｘｆｏｒｄ：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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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隔离和药物管制政策， 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扩张方式和生产活动都伴随着高昂

的社会成本， 承受这些巨大压力的是非洲人民， 而非殖民者。 这就进一步加剧了

经济发展的不公平性和不平衡性， 以及社会阶级和权力的分化， 遂导致非洲依附

性经济的发展态势和日益贫困落后的局面。
另一方面， 除英属和法属非洲殖民地之外， 还有德属、 比属、 葡属、 意属和西属

非洲殖民地的瘟疫问题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国学者在关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来英美学界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 并以梅尔维尔·Ｊ. 赫斯科

维茨奖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Ｊ. 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 Ａｗａｒｄ）① 为例， 指出获奖作品基本上以英语和法语非

洲为研究对象。 关于德属和比属殖民地的瘟疫问题， 目前已逐步被纳入学者们的

研究中。 例如， 克拉克·普鲁克 （Ｃｌａｒｋｅ Ｂｒｏｏｋｅ） 以长时段的视角， 阐述坦桑尼亚

中部自 １９ 世纪中叶到独立时期的饥荒问题； 科廷在论述热带医学知识和城镇规划

建设问题时， 以德属喀麦隆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建筑风格为例来解读二者之间的关

联； 梅因兹·里昂 （Ｍａｒｙｉｎｅｚ Ｌｙｏｎｓ） 研究了东非、 中非地区为防治瘟疫蔓延所设立

的各类检疫站、 警戒线、 无疫区， 如比利时在刚果东北部划定的韦莱 （Ｕｅｌｅ） 区； 米

歇尔·沃尔波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ｒｂｏｙｓ） 将德属东非 （今坦桑尼亚） 防治昏睡病的政策

同比属刚果的防治措施进行比较研究； 南希·罗斯·亨特 （Ｎａｎｃｙ Ｒｏｓｅ Ｈｕｎｔ） 在殖民

医学视域下， 研究了比属刚果农村地区生育方式的经济文化变化。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葡属、 西属殖民地的瘟疫研究也渐次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例

如， 萨姆勒·库赫 （Ｓａｍｕëｌ Ｃｏｇｈｅ） 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葡属安哥拉的卫生保健

项目 （Ａｓｓｉｓｔêｎｃｉａ ｍｓａｍａｄｉｃａ ａｏｓ 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ｓ， ＡＭＩ）， 指出该计划是各殖民国家之间相互

比较和借鉴的产物， 虽然得到国际组织支持， 但却面临相当大的组织和财政问题， 各

国间的利害关系使得计划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大卫·布瑞丹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ｙｄａｎ） 介绍

了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西属几内亚 （今赤道几内亚） 的米科梅森 （Ｍｉｋｏｍｅｓｅｎｇ） 麻风

病定居点， 该定居点作为西班牙在非洲文明使命的体现被广泛推广， 救治了一部分麻

风病患者， 米科梅森的突出地位反映了西班牙在其殖民地的卫生和社会政策， 其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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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鹏涛：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英美学界的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述评》， 《世界历史》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０ 页。
Ｃｌａｒｋｅ Ｂｒｏｏｋ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Ｎｏ.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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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９０，Ｎｏ. ３，１９８５，ｐｐ. ５９４ － ６１３；Ｍａｒｙｉｎｅｚ Ｌｙｏｎｓ，“Ｆｒｏｍ
‘Ｄｅａｔｈ Ｃａｍｐｓ’ ｔｏ Ｃｏｒｄｏｎ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ｅ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ｇｉａｎ Ｃｏｎｇｏ，１９０３ － １９１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１，１９８５，
ｐｐ. ６９ － ９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ｏｒｂｏｙ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Ｓ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００ － １９１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１，１９９４，ｐｐ. ８９ － １０２；Ｎａｎｃｙ Ｒｏｓｅ Ｈｕｎｔ，Ａ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Ｏｆ Ｂｉｒｔｈ Ｒｉｔｕ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发展与研究述评

后帮助西班牙打破国际孤立和重获国际科学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三） 研究展望

除了前文论述的研究时域和视域问题之外， 非洲本土学者如何看待瘟疫的历史？
应当如何书写本民族疾病与健康的历史？ 以及在殖民医学的影响下如何革新瘟疫史的

价值理念和理论研究范式？ 从非洲内部视角研究非洲瘟疫史的发展脉络十分迫切且必

要。 同时， 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服务历史、 医学或疾病危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

层面研究， 已成为重新评估更广泛的医疗技术、 知识和人文主义关系的窗口。 然而，
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受欧美学者影响， 所了解和接受的是欧美视角下对非洲瘟疫

史发展的论述， 这在历史研究中有失偏颇。 因此， 当前学界应逐步重视非洲传统医学

和本土治疗系统的历史发展， 以此来平衡被视为由西方生物医学主导的史料。
事实上， 在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 出于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加强民众集体记忆

的现实考量， 以及全球史学兴起后也强调医学社会史研究， 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

学者致力于非洲瘟疫史研究。 在研究机构方面， 南非大学、 内罗毕大学等非洲知

名高校的历史学院， 纷纷开设生物医学史、 生命史、 医学社会史、 医学人类学及

与之相关的课程。 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国际科学

委员会主持编纂八卷本 《非洲通史》， 委员会中有 ２ ／ ３ 的成员是非洲人。 例如，
塞内加尔学者尼昂 （Ｄ. Ｔ. Ｎｉａｎｅ） 阐释了中世纪马格里布医学著作的翻译对西方

医学文明书写的影响； 尼日利亚学者阿德·阿贾伊 （ Ｊ. Ｆ. Ａｄｅ. Ａｊａｙｉ） 讨论了外

来疾病天花在 １９ 世纪刚果地区的传播和给当地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加纳学者阿

杜·博亨 （Ａ. Ａｄｕ. Ｂｏａｈｅｎ） 总结了西方生物医学在这一时期对非洲疾病和健康

的影响； 肯尼亚学者马兹鲁伊 （Ａｌｉ. Ａ. Ｍａｚｒｕｉ） 论述了非洲传统科学发展历史，
及其对传统医学的贡献和对西方医学的补充。② 这些论述都反映出非洲学者如何

看待自身文明， 从内部视角呈现非洲的真实面貌。
近些年来，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究逐渐融入非洲史学的主流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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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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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 Ｄ. Ｔ.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１２ 世纪至 １６ 世纪的非洲》，胡燕等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６０ － ６１ 页；［尼日利亚］ Ｊ. Ｆ. Ａ. 阿贾伊主编：《非洲通
史（第六卷）：１８００—１８７９ 年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５６ 页；［加纳］
Ａ. 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１８００—１９３５ 年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７２—３９０ 页；［肯尼亚］Ａ. Ａ. 马兹鲁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八
卷）：１９３５ 年以后的非洲》，屠尔康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６６—４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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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南非， 开普敦大学历史系教授霍华德·菲利普斯 （Ｈｏｗａｒ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探究

了西班牙流感和 １９ 世纪医学社会史的发展。 约翰内斯堡大学历史系让米萨·威

特建 （Ｔｈｅｍｂｉｓａ Ｗａｅｔｊｅｎ） 探讨了 ２０ 世纪初南非麻醉类药物贸易和消费同殖民地

治理和施政之间的利益联系。 夸祖鲁—纳塔尔大学朱莉·帕勒 （Ｊｕｌｉｅ Ｐａｒｌｅ） 等

人指出治疗昏睡病的药物沙度利胺 （Ｔｈ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 存在导致胚胎畸形和神经病变

的副作用。 罗德斯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阿德达摩拉·阿德提巴 （ Ａｄｅｄａｍｏｌａ
Ａｄｅｔｉｂａ） 和尹森特·米辛多 （Ｅｎｏｃｅｎｔ Ｍｓｉｎｄｏ） 论述了尼日利亚西南部酋长通过

与卫生检查员争夺医疗控制权的方式， 来捍卫被传教士破坏的约鲁巴本地医疗传

统和治疗习俗。 约翰内斯堡大学历史系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汀·莫瑞 － 什勒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Ｍｏｏｒｅ － Ｓｈｅｅｌｅｙ） 不仅指出历史上东非结核病概念的差异实际上是实验

的结果， 还提出非洲大陆出现的公共卫生干预新方法， 顺应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新

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潮流。 另外， 开普敦大学公共卫生医学专家弗吉尼亚·斯沃根

森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Ｅ. Ｍ. Ｚｗｅｉｇｅｎｔｈａｌ） 和莱斯利·伦敦 （Ｌｅｓｌｉｅ Ｌｏｎｄｏｎ）、 威特沃特斯兰

德大学教授威廉姆·皮克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Ｐｉｃｋ） ３ 位研究者合作研究了 １９７４—２０２１
年南非公共卫生医学专业的发展历程。① 在东非地区， 内罗毕大学历史系教授米

尔卡·阿卡拉 （Ｍｉｌｃａｈ Ａｍｏｌｏ Ａｃｈｏｌａ） 考察了内罗毕在殖民时期的卫生发展状

况。 在西非地区， 科特迪瓦学者哈里·梅默尔 －弗代从医学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分

析了本国卫生保健服务组织。② 作为学科发展的医学史， 愈发强调政治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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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发展与研究述评

会文化因素对健康、 疾病和治疗的影响。 因此， 殖民医学视域下的非洲瘟疫史研

究需要立足不同学科对疾病与健康的界定作出定性和定量分析， 并且在注重微观

和个案研究的同时， 也不忽略宏观研究。
当前， 中国的非洲瘟疫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国外学界研究的发展脉络、

主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笔者认为， 可以从

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 面对有限的文字史料， 研究者可以通过医院记录、 患

者口述史、 对治疗师和医务人员的访谈、 气象数据分析天气模式等多种实践形式

来尝试解决。 私藏于机构或个人处尚未整理出版的资料、 传教会等机构的档案、
英国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文献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另外， 除

了文字记录外， 还有图片、 实物等资料也可参考借鉴。 第二， 在跨学科和跨地域

并行发展的新研究模式兴起之际， 学者应当致力于推进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在非

洲瘟疫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交流与合作， 广泛搜集整理瘟疫、 医学和卫生问题相

关的图书资料， 并做好文献翻译和出版工作。 与此同时， 学者还需要具备国际化

视野， 开展中医和非洲传统医学交流合作项目， 鼓励研究者到非洲进行田野工作

和实地考察， 以便获取一手材料， 进而推动我国医学研究内史与外史的融会贯

通。 第三， 当前正是人工智能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学者可以利用网络资源

大力推动非洲瘟疫史研究成果数字化， 将发病原理、 瘟疫传播、 治疗和防治措施

等通过媒体技术和图像影视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示给大众。

结　 语

对于殖民医学视域下非洲瘟疫史研究的探讨， 不仅有助于了解瘟疫的传播机

制、 流行态势和原因、 治疗和防治的有效方法， 还可以深入洞悉西方生物医学和

非洲传统医学在治疗理念和实践方式上对抗与交融的发展变化， 反思医学知识和

话语权力建构的本质特征， 以及审视殖民主义政权的建设效果。 同时， 有助于明

晰欧洲殖民国家在非洲大陆留下了哪些医学 “遗产”， 从而寻求解决当下对非洲

造成严重困扰的艾滋病、 肺结核、 埃博拉、 新冠等疾病的有效方案， 在此过程中

必须重视非洲传统医学的效力和作用。 这就需要生物医学和社会学、 流行病学和

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在研究非洲瘟疫史过程中密切合作、 共同推进。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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